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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日前举办的第14次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交流会上，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中医养生知识宣传必须适应大众的需求，中医药科普工作者要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明确自己的身份和应对方式。


　　打破精英壁垒  走向大众

　　不论古今，中医知识的传承过程中都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即形成一定的壁垒，以保障此类知识不被普通大众随便获取。古人挑选徒弟非常严格，不轻易传授于人。今天的师承传授更是既要考虑导师资质，又要考虑学生素质。如传承人的确认，要在国家层面选择那些持续在综合性医疗机构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特的技术专长者，并由管理部门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名老中医临床经验传承教育导师组，有计划地组织多名徒弟聆听教师的教诲。

　　在古代，图书只有精英阶层才能获取。直到宋代，全国性的雕版图书统一市场似乎都还没有形成。虽然北宋时国家藏书与私人藏书多对读者开放，缮抄官书使得图书流通范围有所扩大，私人藏书家的图书流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能参与图书流通过程的仍然是士大夫及其所属的精英阶层。到明清时，官府藏书控制更严，私人藏书家对于图书重藏轻用，读书自学还是精英阶层的事情。当今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制度，其骨子里的精英培训意识不言自明。如此看来，中医一直在精心经营着自己的精英身份，在知识传承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壁垒，中医养生知识也自然熏染于这一传统之中。

　　但是，中医养生保健的知识又是藏不住的。对于古代那些“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弃文从医士子以及一些学文为主兼及养生的文士来说，中医知识被他们视为“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根本没有知识壁垒的存在。

　　更关键的是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有很好的大众基础，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的文艺著作《闲情偶寄》就在杭州、苏州等地遭遇盗版。今天更是如此，中医热、养生热都折射出大众需求，更折射出大众相信中医知识可以被传播、被自己学会、被自己使用。

　　当地球变平，信息不再能够被遮盖时，如果我们仅仅用经典或晦涩的学术语言来标定自己的精英身份，往往会失去效力。我们现代中医人不应该固守或制造神秘感，而是要放下身段走进大众。

　　传播养生知识  须设门槛

　　在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语境中，是不是人人都能学会中医养生知识？大众愿意相信中医养生知识是没有壁垒的，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于是，近年来中医养生文化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中医养生文化产业链条上生产的文化商品——大众健康类畅销书成了大众的宠儿。2007年，《求医不如求己1》开卷监控销量52万多册，《不生病的智慧》开卷监控销量55万多册；2009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开卷监控销量50万册（随后在2010年6月全面停止销售）。

　　在中医内部，有的学者说这些中医养生保健书“其实是一些打着‘名医’旗号、推销养生‘圣经’者，关注百姓健康为虚，追求个人名利是实”。有的学者则持中庸看法，认为养生保健行业从业人员也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不能随便给消费者胡说，但对医学科学可以“不要求有很深的专业基础”。

　　在中医外部，现代医学的学者认为：“国人在接受健康信息方面有一种取巧偏好，总希望以最不费力的办法，获取一个长命百岁的绝招儿。健康维持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虽然现在医学界推广了很多适宜技术，尽可能奔着简单易行的方向去，但是负责任地告诉老百姓，很多疾病的防治是需要掌握一定知识、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更有的学者反思说，“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在关键时刻的失语”，或者是“被集体失语”，某些媒体积极参与，谋利其中而推波助澜。事后，这些媒体不仅没有道歉或反思，反而轻描淡写、百般开脱，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打假斗士”。

　　其实，不管我们持何种态度，在当今社会中医养生保健知识都没有再成为壁垒的可能。一方面某些媒体绑架大众一块儿拆掉了部分壁垒，让有争议的“专家”、“神医”参与传播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另一方面大学者、大专家、大教授开始关注普通大众对养生保健知识的渴望，做客电视节目、应邀写养生评论、出版中医养生图书的频率越来越高。从以上两种途径传递出来的信息，事实上都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说明大众相信中医知识能够被了解并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大众的这种确信也在客观上消解了中医知识传承传统中原本人为设置的“壁垒”。

　　真正的中医从来不会宣扬只摸脉就诊病，而更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去掉遮藏中医真相的人为神秘面纱，是大众的愿望，也是中医学人的责任。医学是性命相托之学，不可以当儿戏。中医养生知识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传播，还是需要设置一定的门槛，如此才能保障大众所接受的不是似是而非的中医养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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